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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漫天，谈兵心壮。

春节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

军事频道春节特别节目《军营过大年》，

美就美在一个“壮”字。这个“壮”，是充

盈着兵味、军味、战斗味的壮怀激烈，是

洋溢着强军梦的豪情壮志。

唐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将

“雄浑”列为诗词品位的第一品。无论是

综艺还是歌舞，所有的形式都不过是载

体，胸腔鼓点的擂响、时代旋律的共鸣，

才是其精神旨趣和文化精神的底蕴。我

们看到的这场《军营过大年》，正是以强

烈的情感光束、开阔的审美视野，印证和

阐述着这一品位。

“出膛子弹，是我冲锋的姿态，胸中

热血，就像江河般澎湃。”一曲激昂的《决

胜》，构成了整台节目的主旋律；“在山我

是生风虎，在天我是穿云鹰，在海我是搅

浪龙”是歌声，也是新时代革命军人打赢

战胜的豪迈誓言；“没有谁天生英勇，风

雨后才有彩虹，崇尚荣誉当个英雄，为青

春赢得光荣”，唱出一代年轻士兵的军营

青春、强军心愿……

春节与团圆，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回

家与相聚，是一次欢乐的讲述。令人为

之一振的是，节目以“万家团圆日，将士

备战时”为主线，阐述着军营春节独特的

美学范式，用辨识度极高的表达形式，将

军旅元素和艺术创新相结合，浓墨重彩

地讴歌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光荣与梦想。

红色文化与历史范本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恰似一条凝重斑

斓的文化长卷，而人民军队独有的红色

文化积淀，则如同记载革命历史的简牍

尺书，瞩目观之，眼前鲜红如帜；放声歌

之，心头澎湃如潮。

我们谈论春节晚会，当然要从有据

可查的史实说起。1933 年春节，红军在

苏区排演了话剧《庐山之雪》，当时的原

则就是“兵演兵，将演将”，演员全部是红

军指战员；1935 年 1 月，周恩来、朱德等

在给各军团的电报中强调：“开军人大

会、同乐会等，提高士气。”据此，红军进

入贵州举行的一场军民“同乐会”，堪称

最早的综艺“春晚”，当时演唱的《上前线

去》《反攻胜利歌》等歌曲流传至今……

从长征路上的笛声，到延安窑洞前的

军民联欢，我军各种“官兵同乐、军民同

乐”的文艺活动从来没有中断过。斯诺在

《红星照耀中国》中，详尽地描述了很多

“红军剧社”的演出和红军官兵的文艺活

动。在介绍了短剧、舞蹈，活报剧等节目

后，他写道：“这个短剧很幽默风趣，用了

本地方言。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

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情绪很

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

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精神意味着

“化育万物”。而精神的魅力，则在于它

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承与传播。书之，

笔墨澜翻；咏之，弦歌不绝。

一切故事莫不是时间的故事，而总

有一些故事被时间记住。

2015 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

中，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官兵高举

战旗走过天安门广场。这支有着血与火

铸就的辉煌战史的连队，还有一支特殊的

《“白刃格斗英雄连”战歌》。那是在一次

惨烈的阻击战中，连队已经是弹尽粮绝。

官兵上起刺刀，准备与日寇血战到底。这

时，一位老兵用自己熟悉的曲调，将战斗

的场景编成几句歌词，在战壕里用嘶哑的

嗓音高歌，鼓励战友们与敌人最后一搏。

战后，这首歌的原创过程和硝烟一

同散去，只留下一些零星的记忆，歌的曲

调和词也不统一。然而，岁月却没有淹

没这首歌。几十年间，激荡着铁血豪情

的歌在一代代官兵中传唱。后来，连队

官兵经过集体讨论、修改定稿，将这首歌

正式定为连歌。

“硝烟滚滚漫中原，红军团战士敢攻

坚……”《洛阳英雄连歌》也有着同样的

传奇。1948 年，在解放洛阳战役中，某

部五连浴血奋战，强攻城门。洛阳城解

放后，全连 120 多人，最后只剩 19 人。后

来，连队被授予“洛阳英雄连”称号。同

时，《洛阳英雄连歌》也开始由战士们口

口相传。这首歌应该是连队战士集体创

作的，但许多细节已经无法考证，甚至也

没有成文的曲谱，是后来经过整理，成为

了连队代代相传的连歌。

还有川藏线上诞生的《歌唱二郎山》，

雪域高原唱响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

话》……回顾这些我军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经典歌曲，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其内容

一定取自一个历史的横断面。其诞生过

程必定高度融合于使命轨迹。

马克思曾经评说古希腊史诗，“就某

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

范本”。我们借用马克思的经典语言来

评价人民军队的红色文化基因及其赓

续、军事文艺的弘扬与传播，是当之无愧

的。

“生态创作”，基层文化
新景观

狮子为吼虎为啸，各有各的威风。

数字有时并不枯燥。据节目总导演

杨丽介绍，在面向基层征集作品时，有

160 多 个 基 层 单 位 选 送 了 各 类 文 艺 节

目。这些业余创作和编排的节目，其叙

事色调、风格展现等艺术标准，足以让专

业人士刮目相看。基层文化活动的枝繁

叶茂，就像一个连队创作的小品中的台

词：原先说“兵看兵”是指文化生活单调，

现在这样说是因为节目都是“兵写兵”，

舞台全是“兵演兵”，咱们当然最爱“兵看

兵”。

毫无疑问，这已经成为一种基层文

化新景观。

一首军旅诗写得好：“相信官兵就像

相信春天，他们同样会给舞台带来万紫

千红、浩荡欢喜。”

云水盘桓间满满的都是绿色，拂面

清风里传来浓浓春意。驻守在云南澜沧

江大峡谷“糯扎渡”电站的武警某中队官

兵，按照驻地少数民族“喊春”的习俗，来

到大坝上，用各自家乡的方言齐声畅喊：

“春天好，祖国好。”

去年，中队退伍老兵用这个细节创

作了歌曲《喊春》，教给刚刚迈入军营的

新兵传唱：“我们向春天问好，我们在春

天交接岗……”

这样的春之歌，能不美吗？

云南边防一个叫做二甫的边防连，

50 年间 50 个春节，连部门口的春联内容

从未改变：“眼望三国两条江，胸怀祖国

保边疆。”这副前辈军人留下的对联算不

得精雕细琢、风雅之笔，但是，连队官兵

却一直坚持写下去，甚至将其作为连队

的“习俗”。他们说，我们的使命不变，责

任不变，忠诚不变，所以，对联当然也不

能变。

后来，连队战士借此情节编排了一个

小品。上面的那段话，就是其中的台词。

这样的故事，能不让你动情吗？

创 作 中 有 一 个 术 语 叫 做“ 生 态 创

作”，就是通过自己的生存状态观照时代

风貌。借用这个词来描述基层军营文艺

活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战士们把自

己的军营成长路、实现强军梦的实践，唱

成一首歌，写成一首诗，在绿色军营挥洒

出一片文化江山。

“我的铁锅能把雪山煮热”，讲的是

炊事兵的故事；“用浪花的白写下思念”，

是来自海疆的歌声；“冰渣渣里浪漫的雪

月风花”，是高原边关的情怀；“南疆迷彩

花，绽放青春逐梦芳华”，当然是女兵的

歌声……

“投笔书生古来有，从军乐事世间

无。”陆游的诗句写出了战士们对军营生

活的热爱，而他们更乐于用自己擅长的

文艺形式，在且歌且舞中尽情地展示这

种热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 100 个

连队，就可以看到 100 种形式的连队晚

会；来到每一个军兵种、每一个战位，都

能听到拥有独特标识度的豪迈旋律。

有一个说法，“你读过的书，你唱过

的歌，总有一天会来拥抱你。”强军兴军

的伟大实践，祖国壮美河山的日新月异，

让官兵在时空的叠影间，创作激情和灵

感陡然奔涌。而他们创作、演出、吟唱的

文艺节目，又成为他们向战场聚焦，向备

战发力的精神文化支撑，构成了士兵青

春与使命相连的心灵轨迹。

已将身心酬社稷，江山壮丽催壮歌。

与诸多大舞台大作品相比，来自基层的文

艺节目或许朴拙如黍麦、本色似钢枪，然

而，战士自有战士的美学解读。他们歌舞

抒情、笔纵豪意，用独树一帜的审美价值

张扬着军人的凛凛个性，意气风发地续写

着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英雄赞歌。

恰如几位老艺术家观看文艺轻骑队

演出后的赞叹：舞台何其幸，观众何其幸。

文化的青春与青春的
文化

雕 刻 家 有 个 专 门 名 词—— 材 料 语

言。大意是，雕刻所选择的材料其实已

经表达了一种思想。

显而易见，基层文艺创作所选择和

开掘的素材，清晰而明快地表达了官兵

“强军有我，唱响强军之歌也有我”的初

心与豪情。

基层官兵是军事文艺的审美鉴赏者

和评判者，也是拥有者和发扬者，因为他

们是强军路上的奋进者。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句古语，大

意是说真正的大学问，应当是通过弘扬、

传播，达到教育和引导人的目的。而这，

也是基层文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清澈的爱”写在战士的头盔，镌刻

在雄峙的边关；“把青春推上枪膛”，当然

是来自紧贴实战练兵的训练场；“当兵才

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是参军报国的

新兵们的誓言；“黑黑的脸庞当兵的模

样”，唱出淬炼胜战利刃的豪迈……

“披一身斑斓的色彩，和苍白的人生

区别开。”这是基层官兵写在迷彩服上的

诗歌，也是基层舞台的真实描述。《军营

过大年》的节目表演者，大部分是基层一

线的官兵；演出服就是训练执勤的迷彩

服；表演场地，或训练场，或野训地，或食

堂、课堂……

与其说简单，不如说是没有旁枝斜逸

的简洁。尽管少了布景、灯光、道具……

却离兵心近，离战场近，离使命近。同时，

节目内容不仅充盈着军旅的血性胆气，也

融入了风姿绰约的时代之韵，开掘出民族

传统的余韵和新声，展现出独特的美学品

格。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说：“文化的青

春时期，事实上就是一种精神的青春时

期。”我们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基层官兵

对文艺的热爱和追求，既是一种“文化

的青春”，更是一种属于新时代的“新的

精神的青春”。

文化的青春，青春的文化，因强军之

梦而灿烂！

图①：北京卫戍区“忠诚卫士”文艺小

分队表演唱《军营过大年》。 张 振摄

图②：陆军某部文艺小分队表演唱

《昆仑山上过大年》。 段 洁摄

图③：火箭军某部官兵演唱《朝天

歌》。 董方豪摄

清澈的爱 飞扬的旗
—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春节特别节目说起

■郑蜀炎

早春的英雄城南昌，雨雪交加、寒

潮袭人，而武警江西总队机关礼堂内，

张灯结彩、暖意浓浓。“赣鄱卫士心向

党·砥砺奋进谱新篇”迎新春联欢会火

热上演。

“天下相亲与相爱，动身千里外，心

自成一脉……”伴着《相亲相爱》的歌

声，大屏幕上，来自英雄城南昌、革命摇

篮井冈山、红色故都瑞金等地的官兵，

通过短视频向官兵和军属们拜年。

联欢会在歌舞《我在军营过大年》

中拉开帷幕，舞龙、舞狮表演给现场增

添了不少节日的喜庆气息。

“向前方，我们的热血滚烫！将使

命责任扛在肩上！”由某支队官兵组成

的军乐演奏《钢铁洪流进行曲》，让现场

官兵热血沸腾。乐队指挥梁伟说：“虽

说我们是只有 38 人的乐队，但就是要

演绎出千军万马的气势，来展现官兵锐

不可当、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

“一声令下，瞬间燃爆激情，血性和

杀气充斥每个毛孔……”歌曲《开训》的

旋律响起。大屏幕上，特战队员们跨障

碍、扛圆木、练战术，冲杀在训练场上。

一幅天寒地冻北风啸、厉兵秣马正当时

的训练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此时，身

着特战服的演员走到舞台中央，跟随激

昂的旋律，唱出豪迈的歌声：“来吧，兄

弟，冲上练兵场，全副武装拿出咱看家

的本领。”这首《开训》，唱出了军人时刻

枕戈待旦、苦练打赢本领的昂扬姿态。

“敢驾铁马走天下，越是艰难越向

前，安全行车千万里，作风形象誉赣鄱”

“三尺灶台便是无声战场，锅碗瓢盆亦

可奏响乐章”“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随

时准备战斗是我的使命”……驾驶员、

炊事员、军医等各个岗位的代表逐一走

上台，抒发心声，并齐声向观众宣誓：不

同的职责，同样的坚守，我们在各自的

岗位上牢记使命、续写忠诚。

“人人都说军人伟大，但我觉得军

属更伟大！”情景短剧《嫂子还有 5 秒到

达》讲述了当洪峰来临时，中队长瞒着

妻子上一线的故事。接二连三的矛盾

冲突，体现了军嫂对丈夫的关心牵挂和

对军人的理解支持。短剧为观众带来

笑声的同时，也引发情感共鸣。“如果说

军人是世间岁月静好的负重前行者，那

么军嫂就是军人家庭安定和谐的守护

者。”饰演军嫂的演员是该总队“星火传

播”小分队的成员腾亚男，她说：“我也

是一名军嫂，能够体会军人的辛苦和军

嫂的不容易。我想对所有的军嫂道一

声，辛苦啦！向你们致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哪年成立

的？”“‘四个摇篮’分别指的是哪里？”现

场知识互动环节，大家积极参与、踊跃

抢答，气氛既轻松又热闹。

万家团圆时，挽弓当满弦。歌曲

《再一次出发》、鼓板《红军传人英雄兵》

激越高昂，讴歌了人民子弟兵为祖国站

岗、为人民守岁的使命担当和大爱情

怀。文艺演出在合唱《战歌为胜利唱

响》中落幕。铿锵有力的歌声，抒发了

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的坚

定信念和豪情壮志。

下图：联欢会上，全体演员演唱歌

曲《战歌为胜利唱响》。 曹先训摄

赣鄱卫士心向党
■何宗卯 本报特约记者 曹先训

那年，我们部队赴江苏句容茅山地

区参加实兵对抗演习。在通信保障诸

多要素中，我们班负责电源。抗日战争

时期，苏南新四军在茅山地区谱写出一

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唱。出征前，指

导员说让我们去续写战无不胜攻无不

克的新篇章。

傍晚时分，我们身着迷彩服鱼贯爬

上一辆辆伪装好的军车。车灯如炬，轰

鸣如吼，车队仿佛一条不见首尾的巨龙

绕过村庄，穿过田野，翻越山岭，驶向茫

茫夜色的最深处。天亮前，抵达进攻展

开地域后，我们庞大的汽油电源车沿小

路开进密林深处，离营连指挥所足有数

百米。电源车响动大、目标大，是“敌人”

火力重点打击对象，必须远离其他指挥

要素。

数天激战，我带领全班从组织开

进、进攻、转移、撤退、伪装、警戒、值班、

供电等，做到每个环节衔接严丝合缝，

保障及时有序，圆满完成任务，没有出

现任何“掉链子”现象。只是在总攻打

响的前一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林子

里没有一丝风，即使已是深秋季节，稍

微一动也大汗淋漓。那天晚饭比平常

开得早，大家早早休息。帐篷狭小，热

如蒸笼，即使把门敞开着，大家还是烙

饼一样，翻来覆去直到很晚才迷迷糊糊

入睡。

半夜，我们被一阵接一阵炸雷惊

醒。不知什么时候，外面哗啦啦下起了

大 雨 。“ 漏 雨 啰 ！”有 人 喊 ，“ 我 这 边 也

漏！”外面大雨倾盆，班用帐篷内小雨如

注，只能找来脸盆、牙缸接雨。在单调

的滴答声中，外面风声、雨声、雷声、树

枝摇曳声、枝丫断裂声，汇成一曲雄浑

交响乐庄严上演。

郁郁翠竹，亭亭松柏，莽莽林海，乃

至苍茫群山都消失在无边无际的黑暗

中。我们小小的帐篷，仿佛大海深处一

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忽然，又一道茅根

状的闪电从对面山头划过，透过窗户能

看到远处一阵追赶一阵的雨幕，大地如

海，群山如浪。轰的一声，一个炸雷几

乎在耳边响起。这时，我已毫无睡意，

想起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想

起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

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

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两

首脍炙人口，每每读起让人荡气回肠、

雄心勃发的作品，都是词人晚年闲居乡

野，壮志难酬，或处江湖之远，报国无门

时的悲愤之作。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

宝剑藏于匣内空鸣，良马拴于槽枥终

老，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纵有“万字平

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我进而联想

到自己正值青春，身在军旅，磨刀砺马，

报国正当时的豪情壮志油然而生。翌

日一早，得知好几个营连的大帐篷昨晚

进水了。他们先是奋力“抗洪”，紧接着

冒雨发起凌厉攻势。那场大雨就如总

攻的序曲，也算是演习项目之一吧。

细雨梦回鸡塞远。多年后，三两好

友说起各自经历最美好难忘的夜晚，有

人说曾宿北欧小镇，抬头望见一轮明月

下的雪山；有人说住过北极雪屋，那炫

目的极光五彩缤纷；有人说大江南北的

民宿，风清月白，鸣虫低唱，岁月静好。

我说起那个班用帐篷里的雨夜，他们都

沉默了。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

梦来。那是怎样一种壮怀激烈的情景

啊！那是火热军旅予我最珍贵的馈赠，

是没有当过兵就永远感受不到的人生

体验，让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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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经典军旅诗词

艺 境

活力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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